
武漢肺炎：動物傳人疫情不斷發生的

原因和解決方案 

 

武漢肺炎病毒持續發酵，根據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網站的最

新數據（截至當地時間 2 月 2 日 24 時），目前累計死亡病例 361

例，確診病例超過 1.7 萬例，重症病例超過 2300 例，還有超過 2.1

萬疑似病例。中國以外，也有 20 多個國家確診共 150 多個病例，菲

律賓已有一例死亡病例。 



據稱，引發此次疫情的新病毒來自漢口華南海鮮市場的某種野生動物。

如果證實，這已不是第一次人類從動物身上感染疾病，而且，可能也

不是最後一次。 

城市化、環境破壞、氣候變化等等元素正在改變人類與動物之間互動

的方式，未來它可能成為更大的問題。 

動物傳人 

過去 50 年，許多傳染病在從動物跨越物種傳播到人類之後，開始迅

速蔓延。 

這其中包括：1980 年代源於人類近親黑猩猩的 HIV/愛滋病毒；

2004-07 年源於鳥類的禽流感；2009 年的來自於豬的豬流感； 

2003 年的薩斯病毒（又譯非典和沙士，SARS）則來自蝙蝠，但通過

狸貓傳給人類。埃博拉病毒同樣來自蝙蝠。 

實際上，人類大多數新型感染病毒都來自野生動物。但近年來，隨著

環境變化加速了這一進程。 

同時，加上城市居民人數的增加以及國際旅行的普遍，疾病傳播的速

度更快更廣。 



疾病如何跨越物種？ 

大多數動物都攜帶可引起疾病的細菌和病毒的多種病原體。 

而這些病原體的進化和生存就取決於它們是否能找到新的宿主。這是

疾病跨越物種的一個方式。 

病毒到了新的宿主身上，比如人身上，人體的免疫系統試圖殺死這種

新的病原體。 

兩者於是展開一場永恆的生死較量進化遊戲，看誰先能找到新方法殺

死對方。 

環境和氣候變化正在減少和改變動物的棲息地，迫使它們改變生活方

式、居住地以及誰吃誰等。 

與此同時，人類在過去 50 年的生活方式也發生巨大變化。目前，全

球 55%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，50 年前，這一比例為 35%。 

人類生活的大城市也為許多野生動物提供了新家園：老鼠、浣熊、松

鼠、狐狸、鳥類、狐狼以及猴子等。這些動物生活在城市的公園和花

園綠地中，以人類的垃圾和廢棄食物為生。 



生活在城市的野生動物往往比生活在野外的動物生存的更好，因為城

市有充分的食物供應。問題是這會使城市空間成為疾病的大染缸。 

誰受到的威脅最大？ 

病原體找到新宿主形成新疾病後通常更危險，這也是為什麼任何新出

現的疾病都令人擔憂的原因。 

相比來講，有些群體更容易感染這些疾病。 

例如，那些從事清潔與衛生工作的城市群體，他們接觸和攜帶新疾病

的機會更多。 

同時，由於營養和衛生條件差，他們的免疫力也相對低下。如果生病

了，可能也沒錢就醫。 

新感染能在大城市迅速傳播的另一個原因是，人們居住擁擠密集，空

氣質量不好，並接觸和共享同一空間表面。 

另外，在某些文化中，人們還以城市野生動物為食，包括從周圍地區

抓獲的叢林獵物。 



我們是否應該改變行為？ 

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已經知道武漢肺炎的傳播速度和嚴重程度。 

為此，許多國家已經採取入境管制和取消航班等有關措施抑制疫情的

進一步擴散，其經濟損失更是顯而易見的。 

以 2003 年為例，薩斯在 6 個月中所造成的全球經濟損失大約為 400

億美元。 

可以想象，這次經濟損失的慘重，只能更大。 

我們何以為對？ 

我們應該改變現有的思維模式。 

通常，社會和各國政府傾向於把每一次的新傳染病視作單個危機，沒

有意識到它們是世界變化的一個徵兆。 

我們改變環境的機會越多，就越有可能破壞生態系統並為疾病的爆發

提供機會。 



目前，人類只記錄了 10%的病原體。因此，還需要更多的資源和人

手來尋找那剩下的 90%，以及哪些動物攜帶這些病原體。 

以倫敦為例，有多少老鼠生活在倫敦人的周圍，它們身上都攜帶哪些

疾病？ 

許多城市居民珍視其周圍的野生動物，但我們也應該知道一些動物所

具有的潛在威脅。 

因此，有必要知道哪些動物是新來者；哪些野生動物是被人們殺死或

是當做食品，甚至把它們拿到市場去出售給別人食用？ 

改善衛生條件、垃圾處理以及病蟲害防治是幫助阻止疾病爆發和傳播

的有效途徑。 

同時，從更廣義範圍來說，也需要改變人們對環境的管理和互動方

式 。 

流行病將成為人類未來的一部分 

認識到不斷有新興疾病出現和蔓延能讓我們在抗擊大規模流行病時

掌握主動權，因為這將成為人類未來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 



100 年前，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導致全球範圍內 5 億人被感染，並最終

有 5000 萬到 1 億人死亡。 

科學進步和全球衛生方面的巨大投資，意味著未來如果再遇到這樣的

大規模疫情會得到更妥善的管理和控制。 

但是，這種風險依然存在，並且具有潛在災難性後果。 

如果再發生類似的疫情，將會給世界帶來巨變和重組。 

上世紀中葉，西方曾有人聲稱可以征服感染病。 

然而，隨著城市化進程、貧富差距以及氣候變化將會進一步干擾我們

的生態系統。 

因此，我們必須認識到新興疾病已成為一種日益增長的風險。 

 


